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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卻說孫氏見蜂兒去遠，用手指著說：「該該！今日可完了姑娘的威風了！」梁氏說：「青姪女，你摔倒他就是了，不該拉著腿

子那們一陣拉，我只怕拉壞了他，可怎麼好？」孫氏說：「拉掉了那娼婦的腿才好呢，留著他作什麼？」王氏說：「要是我就著他

一滾的時候，再結結實實踢他兩腳。」梁氏說：「唉，你們都是些什麼話？」青梅笑道：「這個我留著二分情呢，不然略用點力

兒，他胸脯子那一塊肥肉就得掉下來。這不過疼個十天半月就好了。」王氏說：「我不信你這點丫頭這等有力？」青梅伸手向王氏

勾來說：「不信你來試試。」王氏回身就跑，孫氏哈哈大笑。梁氏說：「別鬧了，咱們也該伺候晚膳了。」青梅說：「我也該看看

姑娘去了。」說著同進暖閣，青梅解帕，穿了衣裙而去了。　　王氏先向爐中熄了火，孫氏隨即掩繡屏。一齊出了觀梅閣，說說笑

笑往前行。梁氏三人前面去，青梅回至繡房中。夢鸞小姐窗前坐，看見丫鬟問一聲：「你一去緣何久不轉？　滿面歡容主甚情？」

青梅見問稱小姐，未曾說話樂無窮。便將適才園內事，從頭至尾細回明。佳人聽畢前後話，沉吟不語皺眉峰。半晌開言把青梅叫：

「也太頑皮欠老誠。蜂兒總有可惡處，他本是太太的陪房，又不層，萬一若將他摔壞，夫人要問怎應承？好像是我主使你，豈不是

薄視萱堂把繼母輕？惹的太太心不悅，令我難逃不孝名。母親若要猜忌我，　心疑難免是非生。從今須要學安靜，不可胡為任意

行。再去惹事招嫌隙，一定重處不留情。」青梅陪笑說：「遵命，姑娘教訓敢不從。」主僕二人正講話，有一個僕婦掀簾往裡行。

　　僕婦進房來請小姐去用晚膳，小姐說：「我今日身有些不爽快，不吃飯了。」僕婦說：「小姐不愛吃飯，叫廚下作碗雞絲燕窩

湯，多加椒醋，酸酸辣辣的，小姐用些兒罷。」小姐說：「不用雞絲燕窩，淡淡清清一碗筍湯罷。」僕婦轉身而去，不多時用盒子

端來，銀碗牙箸，嫩筍印鮮湯，白米飯兒，兩碟南醬瓜茄，放在小桌上面。僕婦說：「這兩天天氣寒冷，小姐想是著了些涼？小姐

何不飲幾杯木瓜暖酒，是最發散的，待奴婢去取。」小姐止往道：「你們從今再不必提酒，我是總不飲的了。」僕婦不敢復言，一

旁伺候。小姐用了半碗粥兒，喝了幾口湯，就不吃了。僕婦揀去傢伙，青梅送上茶來。

　　小姐正坐吃茶，只見伏夫人走進房中，小姐連忙起身，萬福讓坐。伏夫人坐下，說：「姑娘怎麼飯也不吃？身上覺著怎麼樣？

趁早請個大夫看看。」小姐說：「些須小恙，不消請醫。孩兒方才吃了些熱湯，此時潮汗滿身。不過是偶染風寒，明日也就好了。

天氣甚涼，又勞母親來看孩兒。」說話間伏准也來問候，恭敬敬說了幾句話，也不坐下，就往前邊去了。這母女二人擁爐對坐，談

些閒話。小姐因見伏准近來這一番的舉動，禮貌謙恭，儼然是一個正人君子，比回家那一晚初見之時，人不相同，便疑那晚是酒之

所使。他若似此自立成材，將來倒是我爹爹一個幫手。」心中想至其間，便向伏夫人說道：「表兄年已十九，母親何不央媒娶位嫂

嫂？」

　　伏氏說：「也曾提過好幾處，不能如意怎和諧？不是大來就是小，再不然就是門戶配不來。畜生偏又心高傲，又挑顏色又挑

才。選遍了魚陽鄉宦主，並無出色女裙釵。耽誤至今無配偶，老身為此甚愁懷。」小姐說：「娶婦須要擇淑女，只要他端莊賢惠性

明白。依我不必挑門戶，自古道，敞巷荒草出俏才。明日何不煩月老，訪一位賢明好女孩。離年還有一個月，說成即便娶了來。添

人進口迎新歲，母親此祭亦樂哉。」伏氏聞言將頭點，　說：「為娘急速把媒人差。」娘兒倆閒談一回天將晚，看看日影下台階。

伏夫人起身回轉前邊去，那伏准坐在房內正發呆。自言自語床邊坐，看見夫人站起來。

　　說：「你老人家才過來？娘兒倆有什麼說的，坐了這半天？」夫人未及開言，蜂兒說：「夫人、小姐議論大相公來著，所以坐

久。」伏生連忙問道：「議論我什麼？」蜂兒說：「小姐說你十八九咧，該娶位娘子了。」伏准開言，狂喜不定，忙向伏氏問道：

「果真這等說來著？」伏氏說：「正是」。伏生大喜，暗稱有趣。

　　「我與他自一相逢到今朝，難得佳人這句話。他今這一提念我，明明有意把我憐。若無關切相憐意，如何為我慮姻緣？這是我

天喜紅絲該照命，匹配這能文善武玉天仙。勞勤的妙計真奇驗，全仗著溫柔軟款動嬋娟。今朝提我婚姻事，話中暗有巧機關。恨我

那老實姑媽全不懂，不能順水就推船。他老若是就上話，我這個好事完成不費難。佳人總有憐我意，女孩兒羞口難開怎好言。這正

是：梅吐暗香傳春信，我何不巫山覓路訪桃源？　見景生情觀眼色，大叫著美滿佳期在目前。」狂生越想越喜，抓耳撓腮滿面歡。

　　夫人見他口內唧唧噥噥，狂喜非常，遂問道：「你這等傻笑是因什麼？」伏生也不言語，只管點頭，哼哼哈哈。夫人說：「我

向你說話，為何不言？」伏生這才聽見，說：「孩兒正有所思，故此不曾聽見太太問話。」伏氏說：「你思量什麼？」伏准說：

「我想起一俗語來了。」伏氏說：「什麼俗語？」伏准說：「我常聽見人說，姑舅成親，卻是個什麼話？」伏氏說：「這倒可笑，

你連這麼一句話也不懂的？舅母的女兒與姑母作了媳婦，就叫作姑舅成親。」伏准說：「要是姑母的女兒與舅母的兒子呢？」伏氏

說：「也叫姑舅成親罷了。」伏准聞言，站起身來，笑嘻嘻走至伏氏面前說：「要不咱娘兒倆也作個姑舅成親罷。」伏氏猛省悟過

來：「哦，你這冤家，少要胡鬧！他是有了婆家的人也，要是叫你妹知道，你看他可是個好惹的？討一場無趣，是什麼意思？」伏

准笑道：「你老人家自管萬安，聖人有雲：士為知己者死，女為悅己者容。豈虛言哉！」伏氏說：「我不懂你那臭文，去罷，去

罷，該睡覺了。」伏准說：「我還仰仗太太撮合好事呢，剛提一個頭兒，就怕起來了。」伏氏說：「你還要說麼？」伏准起身，一

面走著，一面說：「有志者事竟成。」念念道道往前邊去了。

　　伏氏向蜂兒說：「你看著這小老子，恁空生事，要叫咱姑奶奶知道，豈肯干休！」蜂兒腹中暗想：「這到是我個翻盆的機會，

看大相公光景詞色，明有竊玉憐香之意。

　　常言道：『少年男子青春女，猶如烈火近乾柴。』相公人物亦不劣，風流性格嘴兒乖。小姐今已十六歲，及笄之年情竇開。襄

王有意邀春夢，神女一定赴陽台。還有青梅小狗賊，定作紅娘躲不開。但願他們果如此，我從暗裡看分明。留神拿住三人短，從此

後，　不敢輕狂望我傲。別說丫鬟得伏氣，就是姑娘也傲不來。」賊婢想罷主意定，悄語低聲叫太太：「大相公說的是醉話，你老

不必費疑猜。幸喜無人聽了去，不可聲揚隱在懷。只管裝了不知道，何須煩惱自生災。」伏氏也就不言語，蜂丫頭，收拾牙床把衾

枕排。夫人安寢且不表，再說伏准到書房。

　　伏士仁來到書房，勞勤見他這一番顛狂喜笑之態，就知有故，笑問其詳。伏生就把適才之言，說了一遍。勞勤說：「如何？小

人之策妙不妙？如今有點喜信，你明日就碰一碰。」伏生說：「我也是這般想，但無事不能到他房中，怎生得叫他歡喜的因由前去

才好呢。」勞勤說：「湊巧的很哪，這裡有個絕好的題目，你拿了去，小姐見了一定歡喜。」說著，從書架上取下來遞與伏生。伏

生接來一看，卻是一本抄報，內有順天侯楊爺西涼邊事一段。原來楊公火速兵至西涼，一陣成功，殺退回王，獻了降表，聖上大

喜，加封公爵，賞賜蟒袍玉帶、黃金彩緞，委鎮潼關。各州府縣都有知諭。那勞勤因有事進城，自兵房得來，在主人面前討好。伏

生看畢，心中大喜，連說：「好小子，到底是你留心！這本京報，分明是我的姻緣簿，小姐見了一定歡喜。他此時身上不爽，等過

幾天也好了，拿去與他觀看，必然有些好處。」勞勤說：「相公得到了好處，千萬也賞我個好處，不枉小人替爺籌算。」伏生帶笑

點頭說：「你要與我成這件事，我許你往後合我一樣的享福。」勞勤說：「這福怎麼一樣的享法？」伏生說：「我怎麼穿，也叫你

怎麼穿；我怎麼吃，叫你怎麼吃。」勞勤說：「爺要怎麼死呢，也叫我怎麼死，一點不錯。」伏生一聲斷喝，舉手要打，勞勤抱著

腦袋，笑嘻嘻的跑過一邊兒去了。

　　這正是，妄想的狂生胡思作念，色膽如天不怕人。起意圖謀有夫的女，不思報應與循環。要行竊玉偷香事，夢魂打算不安然。

這日聽得小姐好，他要香閨去見女嬋娟。包巾籠發重梳洗，恨不能傅粉與搽胭。薰香洗澡把新衣換，對鏡觀瞧自喜歡。叫聲：「勞

勤你看我，大爺那束兒不週全？紅的嘴唇白的臉，眉又清來眼又歡。衣服華麗人兒俏，真是風流美少年。雖然無有潘安俊，敢稱潘

二與潘三。自巳看著不住的愛，美人見了豈憎嫌？」　勞勤說：「相公你去有八成准，我保管今晚良宵月心圓。」狂生帶笑說吉



利，把那邊報拿來藏袖間。慢慢來至中堂內，隔著那簾縫兒望裡觀。只見那蜂兒槌腿床邊坐，伏夫人午睡面朝南。他這裡躡足潛蹤

不驚動，急轉身形撲後邊。來至小姐窗櫺外，自言自語慢答訕。說：「我幾日無來此，卻原來兩樹梅花都放全。」這狂生使著聲兒

朝裡走，繡閣中驚動佳人高夢鸞。

　　且說小姐在窗下正坐，聽得人聲，未辨是誰，要出房去看。伏士仁一掀簾走將進來。小姐心中暗道：「他來卻是何故？」少不

的起身讓坐。伏生見禮畢，坐在一旁，小姐面前小桌兒上著文房四寶，一張桃紅箋上面數行草書，寫的龍蛇飛舞，好似詩詞一樣。

因指著問道：「這一定是賢妹佳作，還是有題，還是偶成呢？」小姐說：「小妹因見窗外梅花盛開，松竹相映，就將歲寒三友為

題，胡寫了幾句解悶，也不足以稱佳作。」那伏准滿心裡拿過來誇獎一番，因自己的學問有限，恐一時說錯，到露了馬腳，因此就

不往下問了。未來之時，千思萬想，打算下一套買俏招風、輕浮挑逗之詞，無窮無盡；及至到此，見小姐那一段嚴重端之態，雖然

對面講話，正顏厲色，侃侃而談，竟把他那一團邪氣逼住，無可開口。坐了一回，小姐心中有些不耐煩起來，說：「今日來到小妹

房中，想是有什麼見教。如無話說，請自方便。」

　　伏生聞言，這才想起袖中之物。陪笑道：「愚兄無事怎敢驚動賢妹？因進城得了一個喜信，特來報與妹知道。」小姐說：「卻

是何事？有何可喜？」伏生說：「因楊大舅舅平定了西涼，聖上大喜降旨加官增祿。在兵房看見邊關報，喜的了不得，大料賢妹必

然思念此事，我就急忙拿了來與賢妹看看，一定開懷。」說著，從袖裡取出來，雙手高擎，就要捧過來。青梅遂向前接來，遞與小

姐。小姐接來看一遍，心中甚喜，說一聲：「謝天謝地，從今又放下我一條心來。多蒙兄長費心，小妹感謝不盡。青梅，與你大相

公看茶。」青梅答應一聲，送過一碗茶來。伏准見這番賜臉，喜的他心花開放，接茶在手，一面吃著，一面用些閒語慢慢引談。講

了些古往今來朝章故典，伏生乘機說道：「愚兄尚聽得人說古本閒書，有一段玉鏡台的故典，不知是何講解，賢妹博聞廣記，望乞

賜教。」且住，那玉鏡台的故事，諒看官無有不知的，少不得表明伏准的心機。此事出在晉朝，有個才子，姓溫名嶠，下玉鏡台為

定，娶姑母之女，佳人才子，一雙兩好，姑舅成親，傳作風流佳話。今日伏准隱然以溫嶠自比，用話打動佳人。

　　不想小姐本是絕世聰明女，善察隱見如神。登時省悟恭解透，不由的滿面通紅心內沉。「這廝膽大真該死，就該剝皮抽了筋。

小姐正自要發作，忽然復又自沉吟：「他雖然話中有話藏深意，並未敢顯然越禮與胡雲。我若翻臉將他問，他必然說是無心論古

今。況奴家閨中之女千金體，怎好學道白分清細理論。較爭起來反不雅，倒惹有旁人啟笑唇。再者我繼母是他親姑母，看光景不是

明白人。鬧起來無非把閒氣惹，未必能誰是誰非斷的清。不辨賢愚還罷了，不免外想起疑心。不說禽獸無道理，定說我歪思不敬後

娘親。」　小姐壓著氣惱暗思忖，那狂生眼珠兒不動看佳人。高夢鸞左右顛奪主意定：何不如此這般雲？未曾啟齒微冷笑，說：

「表兄竟是假裝昏。俗語說，秀才能知天下事，難道你閉眼睛入夤門？讀書豈不明故典，何須故意問釵裙？似小妹不過略識幾個

字，無友無師又寡聞。正要領教幾件事，望求講解莫藏真。我問你：男效才良怎麼解？『才良』二字意何存？桀與紂身為帝王萬民

主，卻因何直到而今罵昏君？伍子胥借兵滅楚鞭屍骨，楚平王因何事故逼忠臣？齊襄公斬了彭生自掩耳，但不知姜女是何人？董卓

呂布認義子，何故日後被殺身？　郭華死後人笑罵，死無結果撇雙親。柳下惠有何好處，使後人誇獎到如今？念小妹心性愚蒙全不

解，請道其詳我願聞。」這小姐半含嗔半含笑，問住了好色貪花伏士仁。浹背流汗心亂跳，似啞如聾無話雲。手摸椅背裝咳嗽，高

小姐冷笑一聲站起身。一邊走著把青梅叫：「隨我園中散散心。」掀起簾籠出繡房，青梅未語面生嗔。叫聲：「相公請方便，屋裡

沒人要鎖門。」狂生此時羞無地，恰似當頭水一盆。只好答訕朝外走，垂頭喪氣少精神。來時已覺心花放，去時搔首自沉吟。一步

一步朝前蹭，好容易來至書房小院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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